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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掌向外，要么迫使岛西中共琼
纵的詹汉行所部，溃散或漂流到
北部湾的海里去；拊掌向内，即
驱散其聚集于岛中央的原始高
山雨林之中。非常自负的薛岳
认为，论行军布阵施计用谋上，
他信心满满地握有几把杀手锏，
让大陆穷追而来的四野邓华所
部望洋兴叹、怯而止步；让岛上
的琼崖纵队琼西詹汉行所部走
投无路、销声匿迹！

琼北海口琼山澄迈一带海岸
线，国民党士兵如同过江之鲫、豕
突狼奔，三五一群或整营或整团地
纷纷上岸。岛北一线，三步一岗，
五步一哨，还有哨卡、炮楼、碉堡、
兵站，沿北岸“弯弓形”一字摆开，
如蚁连缀，如蛇逶迤，真可谓是针
插不进，水泼不进。沿着圆形全岛
边缘海岸线，则是纲举目张、撒下
渔网，企图一举鲸吞了小小岛上的
红色武装。久经沙场“坚持二十三
年红旗不倒”的中共琼崖纵队的战
士们，真正第一次感觉到了薛岳用
兵的狠毒与老辣。

詹汉行与陈水航在秀英炮台
下隐蔽观察了一天，只待到天色
将黑、海雾笼罩上来之时，才安全
撤离了秘密观察点，悄然返回了
儋州营地。回到儋县中和镇外的

一间茅寮中，总算可以喝上一口
热水，吃下三个冷饭团了。

海南的冬天，漫天只有冷风
阵阵来袭，阴雨时断时续。几个
月里，不见朗日白云，不见碧海
蓝天，几乎满天都是毛毛细雨织
成无边大网，弥漫八荒，笼盖四
野。墙壁长出绿霉，石头长出青
苔。说冷吧，其实海岛一年四季
不见霜雪，不会结冰。但岛上的
这种湿冷、阴冷、潮冷、久冷，却能
刺入骨髓，咬痛筋骨。

詹汉行回到营地，便叫来五

大队的副大队长与参谋长几个
人，立即摊开海南岛地图，掌着油
灯凑近身子，仔细标注着各路敌
军的番号和移动营房。敌人的机
场、军港，以及部队的调动、师团
一级的行进路线，都被一一画上
了蓝色箭头。幽灵般的蓝色线
路，看去就像乌龙毒蛇一般蜿蜒
着、延伸着、扩展着，蚕食着整个
岛屿的周边。而原先中共琼纵的
几大片红色根据地，却每天都在
一点点地萎缩、后撤、折转，向岛
的中心腹地回撤，被挤压在海南
岛中部的五指山、黎母山、霸王
岭、尖峰岭、鹦哥岭等热带雨林一
带。从地图上看，还有一些红色
的星星点点，但都是互不相关、各
自孤立地散布在不同区域或角
落。詹汉行大队长知道，整个琼
崖纵队都被薛岳的钢铁大军，碾
轧、驱赶到了莽莽大山之中，攀上
了悬崖峭壁之峰巅，行径在蛇道
蚁踪之间，而且随时都可能面临
着断粮断炊，也随时可能被国民
党的大炮和飞机逐个击破。

不利形势，困窘局面，令人
忧心如焚啊！

詹汉行的夫人陈月娥这时熬
好了一大碗绿绿的草药汤，一边递
给出门好几天的丈夫，一边用手背
试一试他的额头。（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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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桄榔庵纪念馆歌
■ 韩国强

在海南省有关领导的重视下，琼儋两
府，携手共建东坡桄榔庵纪念馆。2024年5
月8日破土动工，同年11月10日竣工，17日
举行揭牌仪式。东坡遗风，重放光华。

天涯逢盛世，百废待复昌。
东坡松不老，遗迹遍南疆。
高层作决策，苏学亟弘扬①。
蓝图赢喝彩，敬仰添锦章。
凄凉被驱逐，买地盖茅房。
新居空四壁，容膝暖胸膛。
深清入夜瓮，活火煎茶香。
四邻送薯米，吉贝缝衣裳。
渔翁馈蚝肉，常得黄鸡尝。
凿泉惠黎庶，制墨授良方。
浓芬亲自酿，妙手医骨伤。
买鱼傍江放，母教终难忘。
劝和行大爱，黎汉同举觞。
风靡图笠屐，颂歌仍未央。
门生蒙教诲，折桂破天荒②。
清诗别军使，夜话达天光。
倾情圆父梦，“三书”日月煌③。
栖身成胜概，遗址尽流芳。
高山兮仰止，魅力馆中藏。
图新存旧事，困苦敢担当。
清幽又雅致，举目满衷肠。
风流千古在，打卡火儋阳。

注释：①海南省第八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保
护和利用好东坡文化”。海南省人民政府制
定《海南省东坡文化保护利用三年行动方案
（2024—2026 年）》，全面推动海南省东坡文
化保护、利用、开发工作。海南省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军率调研组多次到儋
州调研东坡文化的保护、传承、修复工作，力
推建设东坡桄榔庵纪念馆。

②元符二年（1099）九月，琼山人姜唐佐
从学东坡，学业突飞猛进，成为海南历史上
第一个举人。东坡遇赦北归题诗赠姜唐佐
有“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句。

③三书：指东坡在儋州完成的三部学术
著作《东坡书传》《东坡易传》《论语说》。

槟榔谷（外一首）

■ 吉才惠

甘什岭上，古木参天
槟榔林海，幽居山谷

大门前的一块石头
岁月刻下你的名字
大力神图腾
鲜活灵动，刚劲有力
它们用自身的坚韧，守护一方水土
古老的信仰与自然的崇拜
交织在一起
留下黎苗文化的血脉和根基

走进槟榔谷，蔚蓝的天空下
亭亭玉立的槟榔树
宛如黎苗阿妹，温婉恬静
让人不禁心生爱慕

非遗村内，一条文化长廊
穿越千年的时光
悠长的黎风苗韵
在竹木乐器吹响的节奏中
踏歌而来
比邻而居的博物馆里
传承黎苗文化元素的黎锦苗绣
将“纺、染、织、绣”的技艺发挥得淋漓尽致
秀出独特的民族风

在古老的船型屋
尝一口槟榔青果，喝一碗山兰米酒
情感的温度瞬间炽热
那些藏在岁月深处的故事
丰富了想象

槟榔谷，一座黎苗文化的“大观园”
沐浴着槟榔古韵的游人
一半沉思，一半唯美

◎ 古村文山

南渡江畔，灵山秀水
伫立在村口的“文”字雕塑
像是一位饱学之士
诉说着文山村的古今

村里的小巷，时光的足迹依然清晰可见
走进古宅院落，每一步都仿佛踏响岁月

的回音
历经风雨，从未改变“身份”的“文山八景”
久唱不衰
已演绎成动人的诗篇

一缕古朴的民风，在我的耳边轻言细语
我抬头仰望，只见
古榕树上，一群鸟儿嬉戏欢唱
古榕树下，村民怡然自得
憨厚的脸庞，美如村边的莲花
平凡的日子，好像村里的甘泉井
清冽甘甜

你问儋州山歌历史有多久，唱首山歌回答
你：“该知儋州民歌史，几千年久知不呢？女男歌
手班班辈，古代唱歌到现时。”你问儋州何以称歌
海，还是山歌回答你:“儋州自古称歌海，山歌催
得百花开；人人都是山歌手，山山水水是歌台。”

地处海南西北部的儋州，山海相望，江河纵
横，湖泉点缀，自古就是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的风
水宝地。儋耳山因“南宗五祖”之一的白玉蟾道
人曾在此修炼，山虽不高有仙而灵，苏东坡赞誉
它“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
补天余。”儋州人身上因而似乎也有那么一股道
骨仙风飘逸洒脱的气质。北门江水缓缓流淌，
自南丰地面一路由东向西过州城汇入新英海，
将偌大的一个儋州地境分割为水南与北岸两个
泾渭分明的地界，北岸水南地貌口音各异，民俗
民风也不尽相同。享有“宝岛明珠”美誉的松涛
水库，用它丰沛的水源灌溉了儋州大地的五谷
丰登，滋润着儋州百万子民的富足繁华。洋浦
深水良港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从养在深闺
无人知的偏僻小渔村，一夜之间跃身成为海南
自贸港的样板间……生而为儋州人，何其幸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古至今，秀水青山
孕育出儋州人豁达的胸襟和开朗的性格，他们
热情好客，吃苦耐劳，豪爽乐观，坚韧不拔，正如
那扎根于石缝间的仙人掌一样世代繁衍生生不
息。民风淳朴的儋州人于日常劳作之余，文人
雅士于酒肆茶屋结社唱和吟诗作对，村夫野老
在山坡田头勾手调声唱山歌，这样的场景随时
随地可见，以至于一个区区百多万人口的城市，
竟凭着自身的艺术魅力成为全国唯一同时获得

“全国诗词之乡”“中国楹联之乡”“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和“中国书法之乡”称号的城市，儋州
调声更是不遑多让闯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据本地学人考证，儋州山歌发源于北岸地
区，早在宋代之前已风行于民间，村夫野老黄发
垂髫都会吟唱调声。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贬居儋
州期间，曾描绘当地人的山歌活动“夷声彻夜不
息”“蛮唱与黎歌，余音犹杳杳。”相传，一天苏东
坡在路上遇见一位老婆婆正往田间送饭给丈
夫，便和她打趣逗笑：“云鬓蓬松两腕粗，手携饭
榼去寻夫。”不想，老婆婆不愠不怒，反唇相讥：

“是非只为多开口，记得朝廷贬你无？”惊得苏东
坡赶紧给她赔礼道歉。

要说儋州历史上谁的山歌名气最大，即便
是妇孺老幼都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非张刚和
吴德裕莫属。这两个都是清代嘉庆年间人，隔
着北门江相望而居。张刚居于水南，34岁考中
举人，因在家排行第二，儋州人亲切地称他张刚
二，在民间享有“歌王”称号。相传，他在未中举
人之前，一天晚上与情人约会，从一更天苦苦等
到五更天始终不见情人到来，白天归去便作一
首山歌《叹五更》直抒胸臆，从“初到头更坐一霎，
扬声哥唤侬不听。天边不有飞鸿过，付信催姑
紧步行。”到“坐到四更身冻冷，见侬不来鞋上
踭。都起身忧侬又到，十遭举步九难行。”最后

“坐到东边天色靓，算来不定有六更。如有六更
鼓的话，守到六更了而行。”那句句歌声将痴心熬
夜苦等情人不见而落寞失望的心情刻画得入木
三分惟妙惟肖，堪称是儋州山歌的巅峰之作。
吴德裕生于北岸，曾在附近邻村当过私塾先生，
儋州人称他为“风流才子”。他的山歌内容多为
一些男女风花雪月之事，意境奇特，想象丰富，手
法娴熟，生活气息浓郁，在民间广为流传。至今
贩妇牧童都能闭着眼睛传唱的“一个石头扁二
扁，哥坐一边侬坐边；石头生得千年老，等哥与侬
坐千年。”以及“伸手予姑咬个印，越咬越见侬情
真；咱侬离哥离不得，咱哥分侬也难分。”等等，这
些短小精悍脍炙人口的山歌，据说就是出自吴
德裕之口。

有了文人墨客的参与，使得原本出于村夫
野老之口，风行于田头路边，显得有些灰头土脸
的儋州山歌终于正儿八经登堂入室变得雅俗共
赏起来。儋州山歌言情争理，叙事抒怀，劝世教
化，褒贬时政，内容无所不含。演唱方式随心所
欲不受拘束，坐地能唱走路能唱，一人可以独唱，
两人可以对唱，几十个男女可以站成两排勾手
调声对唱，大型喜庆活动多至成百上千人集会
调声庆贺也已习以成俗司空见惯。

千百年来，儋州人在这悠悠的歌声中将日
子过得红红火火有声有色。后来慢慢地还是觉
得不够过瘾不够尽兴，便有民间艺人们从上世
纪七十年代开始自发组建儋州歌剧团，编创剧
本，置办行头，按生旦净末丑招募演员，将山歌调
声搬上了舞台，这其中，家喻户晓名气最大的要
算宝山歌剧团了。洋浦人唐宝山自幼酷爱山
歌，早年间参加儋州山歌大赛一唱成名，后来用
自己的名字成立“宝山歌剧团”，自编自导，几十
年间创作的大中小山歌剧不下一百台，剧中山
歌调声将近十万首，每年演出多到两百多场，足
迹几乎遍及儋州境内每个村庄。

儋州能够赢得“歌海”的美誉，当然还远远
不止于此。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行走在青山绿

水之间错落有致的儋州村落，时不时就有一阵
阵悠扬的山歌声从村头巷尾随风飘进你的耳
根；随便拨通儋州男女老少的手机，耳边响起的
彩铃声大都是山歌调声；轻轻点开儋州后生哥
槟榔妹的微信群，抖音里传出的是山歌调声；就
连在公园上跳广场舞的大妈们播放的舞曲也是
儋州调声曲。

平常日子如此，逢年过节、结婚生子、新居
入住等各类喜庆日子，山歌调声更是如龙门激
浪惊涛拍岸，那场面那气势震撼得让人驻足流
连，醉而忘返。

那年，市里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千人调声
庆丰收的场面当仁不让成为整个庆典活动的重
头戏。几十支来自民间的调声队伍衣服款式独
具一格，颜色无一雷同，偌大的文化广场宛如一
个五彩缤纷的服装展示中心，人如潮，歌似海，男
声如海啸山呼江河翻涌，女声像银铃清脆柔情
似水。古老的山歌调声正如千年古树发新枝，
内容与时俱进融入了时代的最强音。

去年元旦期间，我们上头村环村道路通车，
驻村工作队专门请去宝山歌剧团在他们学校操
场上整整唱了一个晚上的大戏。其中有一台山
歌剧名叫《儿大爹三岁》，故事情节离奇曲折环环
相扣，人物命运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整个剧情从
头到尾几乎都是用山歌对唱的方式起承转合，
悲愤时歌声如战马嘶吼让人血脉偾张，愉悦时
歌声似行云流水令人心旷神怡，博得台下黑压
压一片的观众掌声不断。

今年初秋时节，我们下头村举行重建祠堂
落成典礼，他们村长特地邀请了北岸地界十里
八村最有名气的恩哥和英姐一对“歌爸”“歌妈”
设坛对唱两天两夜，引得四邻六路的男女老少
都赶来围观，场面热闹得无法用语言形容。

对唱开始，恩哥右手一甩，“啪”地一声，将
那把随身携带的专用纸扇打开轻轻摇摆，仰起
脖子，张口就来一串悠长的引腔“哎呀——”，给
人一种十足抒情的韵味，然后，歌声如天上白云
缓缓舒展：

喜讯传来声震动，听闻南北到西东；
宝地入祠开庆典，酬答祖宗情意浓。
唱完，右手一抖，又“啪”一声潇洒地将纸扇

收拢，面带笑容，目光炯炯，绅士般彬彬有礼地向
英姐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轮到英姐，她那桃花脸微微带笑，一双丹凤
眼秋水明眸，鲜红的樱桃小嘴一张：

哎呀——
入到祠堂心触动，山青水美好文风；
人山人海齐欢庆，炮竹打多满地红。
别看恩哥和英姐没读过什么书，但他们对

唱起来引经据典、出口成章、押韵工整，意味深
长，夸赞下头村物华天宝的歌句如小溪流水源
源不断。到了下半夜，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起哄
起来：恩哥，英姐，这个唱够了，来些争理的。一
人呼百人应，里三层外三层的听众都跟着嚷嚷
起来：是哩，是哩，唱些争理山歌来过瘾过瘾。

两人稍作停顿，各自端起杯来喝口水，相互
交换下眼神，恩哥双手作揖：女士优先，英姐你起
个头。

英姐巾帼不让须眉：恩哥，那我就献丑了。
哎呀——
你说何物两面口？何物两只尾生钩？
何物长眼在腰骨？何物双尾又双头？
这小菜一碟，恩哥张口就应：
哎呀——
我见剪刀两面口，剪刀两只尾生钩；
剪刀长眼在腰骨，剪刀双尾又双头。
两人你呼我应你唱我和，英姐步步为营紧

追不舍，恩哥见招拆招从容应对。渐渐地英姐
感觉形势有点不妙，两道柳叶眉稍微一锁，接连
抛出一串杀手锏：

月亮圆圆天上走，丹桂生在月肚泡；
哪边该叫为月尾？哪边该叫做月头？
这题出得有点叼，要是一般人恐难接招。

但恩哥不是一般人，他急中生智：
一轮圆月天上走，七海三山月亮照；
二十八九月在尾，转回初一是月头。
像这样偷换概念，儋州人称之为争横理，是

需要脑筋急转弯的。
整个下半夜，双方唇枪舌剑，现场气氛高潮

迭起，甚至后面都快到了拔剑弩张脸红耳赤的
地步，直唱到三更鸡啼终究还是难决高下。围
观的人们也全都像喝多了番薯酒似的，跟着恩
哥英姐的节拍摇头晃脑，手舞足蹈，如痴如醉。
明天还要出工，村长意犹未尽地大手一挥：都回
家睡去了，明晚继续！

在这个民心相连民声相通的今天，儋州山
歌调声已经不甘拘囿于家乡这块弹丸之地，早
已走出琼州海峡飘向了外面更加广阔的世界。
省内省外、工厂商城、学校医院，只要有三五个儋
州人聚集在一起，时不时就会听到儋州山歌调
声在你的耳畔悠扬响起。那年，新冠疫情来势
汹汹，儋州儿女组建一支医疗队紧急驰援武汉，
在方舱医院那阴森恐怖的环境中，他们镇定自
如，不慌不乱，在繁忙劳累的工作之余，为了给医
院营造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尽量舒缓病人的
压抑紧张情绪，一有空闲，照穿着那身防护服站
成一排手勾手就调起声来。唱得最多的是《嘱
姑九点半》：

听啊见凤啊说声，
嘱姑九点半，
嘱姑九啊点半点半。
小啊小水纷纷大呀大路烂，
怎得闲心逻（游玩）呀么凤的花栏。
项啊久（以前）一人在啊一处处，
咱姑照等凤，
先处（哪个地方）哥嘱姑不去，
等到好哥嘱啊而来，
嘱而来，嘱啊而来。
歌声欢快，舞姿轻盈，一时间整个方舱医

院都沉浸在一片轻松愉快的气氛当中。一些
轻症患者竟随着旋律跟着儋州医护人员一起
摆弄手臂扭着腰舞动了起来，陶醉在如同天
籁之音的儋州山歌调声中，醉得似乎忘记了
自己的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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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岁月的长河中，冬天总
是带着它独有的韵味翩然而
至，或凛冽，或温婉，或寂静，或
热闹。而于我而言，最美的冬
天，藏在那有着独特风情的西
充，那片承载了诸多记忆与美
好的土地上。

西充的冬天，是极少下雪
的，宛如一位矜持的佳人，将那
漫天飞雪的浪漫悄悄藏起，只
偶尔在岁月的间隙里，才肯洒
落些许银白的惊喜。所以，当
多数地方都在以雪为笔，绘就
冬日的壮丽画卷时，西充有着
属于自己别样的冬日景致，绘
就着另一番别样的风情。

气温骤降时，温度计上的
刻度停留在十二三度左右，这
时，只需穿一件厚毛衣，再外套
一件羽绒服，便能暖暖和和地
度过整个冬天。霜降过后，水
田里会结上一层薄冰，那薄冰
像是大自然悄悄铺上的一层晶
莹剔透的纱，在阳光的映照下，
折射出星星点点的光芒，似无
数细碎的宝石散落其间。田间
的小路变得清冷了些，往日里
活跃的虫鸣蛙叫都销声匿迹
了，只剩下风吹过路旁干枯的
野草发出的沙沙声，仿佛在低
吟着冬日的诗篇。

清晨，推开窗户，一股清冷
的空气扑面而来，瞬间让人清
醒。那空气里带着些许田野的气
息，混着淡淡的泥土芬芳，虽冷
冽，却也让人觉得格外清新。远
处的山峦，在冬日的笼罩下，褪
去了往日的翠绿，染上了一层淡
淡的枯黄与褐红，像是被大自然
用一支饱蘸秋色的画笔，随意地
涂抹了几下，勾勒出一种别样的
苍茫与寂寥。山上的树木，有的
叶子已经落尽，只剩下干枯的枝
桠，向着天空伸展着，像是在无
声地诉说着曾经的繁茂与此刻
的坚韧；有的还挂着些许残叶，
在风中瑟瑟发抖，却又倔强地不
肯离去，似乎仍眷恋着枝头的那
一方天地。

沿着乡间的小道漫步，脚
下是枯黄的落叶，发出清脆的
声响，仿佛是落叶在与这个世
界做着最后的告别。路边的草
丛里，还能看到一些不知名的
小野果，红彤彤的，在一片枯黄

中显得格外醒目，像是冬日里
燃起的点点星火，给这清冷的
世界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
偶尔会遇到一两只觅食的麻
雀，它们在地上蹦蹦跳跳，叽叽
喳喳地叫着，给寂静的冬日带
来了些许生机。看着它们灵动
的模样，不由得想起儿时那些
试图追逐它们的欢乐时光，只
是如今，只是静静地看着，不愿
去惊扰它们的自在。

午后的阳光，是冬日里最
温暖的馈赠。这时，村子里的
老人们便会搬着小板凳，坐在
自家的院子里，或是门口的空
地上，眯着眼睛，享受着那难得
的暖阳。阳光洒在他们满是皱
纹的脸上，仿佛岁月的痕迹都
变得柔和起来。他们有的会唠
唠家常，说起往昔的故事，那些
久远的岁月在他们的话语中变
得鲜活起来，仿佛就发生在昨
天；有的则静静地坐着，手里拿
着针线，修补着家里的衣物，那
专注的神情，让人感受到一种
生活的质朴与安然。而孩子
们也趁着这暖和的时候，在村
子里的空地上嬉笑玩耍，他们
的笑声如同银铃一般，在冬日
的空气中回荡，让整个村子都
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那场景，
可不就是“家人闲坐、灯火可
亲”的温暖时光的前奏，虽此刻
还未到灯火亮起之时，但那浓

浓的亲情与生活的烟火气，已
然在这午后的阳光下弥漫开
来。

到了傍晚，夕阳渐渐西下，
天边被染成了一片橙红色，那
绚烂的色彩，如同是大自然用
最浓烈的颜料，在天空这块画
布上尽情挥洒。余晖洒在村子
里的屋顶上、墙壁上，给整个村
子都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
烟囱里开始升腾起袅袅炊烟，
那炊烟缓缓地向空中飘散，带
着家的味道，仿佛在召唤着在
外的人们回家。走进家门，屋
里暖烘烘的，厨房里传来阵阵
饭菜的香气，一家人围坐在餐
桌旁，一边吃着热气腾腾的饭
菜，一边分享着一天的见闻，那
温馨的画面，让人忘却了冬日
的寒冷，只沉浸在这浓浓的亲
情之中。

西充的冬天，虽没有北国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阔豪
迈，却有着它独有的温柔静谧。
它像是一首舒缓的诗篇，用细腻
的笔触描绘着生活的点滴；又像
是一幅淡雅的水墨画，以简单的
色彩勾勒出岁月的静好。在这
里，每一处景致，每一个生活的
瞬间，都是最美的遇见，都是冬
日里最温暖的珍藏。

那些打雪仗、堆雪人的欢乐
记忆，或许在这里是稀少的，但
那又何妨呢？我们有田野上薄
冰的晶莹，有山峦间枯枝的诗
意，有午后阳光下的欢声笑语，
有傍晚炊烟里家的温馨。这些
平凡而又珍贵的画面，交织在一
起，构成了西充最美的冬天，让
我在每一个寒冷的日子里，都能
从心底涌起一股暖流，让我深深
地眷恋着这片土地，眷恋着这独
属于西充的冬日时光。

当岁月流转，无论走到哪
里，我想，西充冬天的模样，都
会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间，那是
我遇见的最美的冬天，带着质
朴、带着温暖、带着生活最本真
的美好，永远熠熠生辉，在记忆
的长河中，永不褪色。它就像
一个温暖的港湾，无论外面的
世界多么寒冷，只要想起它，便
能让我找到心灵的归宿，找到
那一份独属于冬日的宁静与幸
福。


